本檔案未經整理
尋找的人——由誕生至茫萊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春申

依納爵一生是個「尋找的人」。在勞耀拉養病時，他由「尋找（世界）的人」，歸依為「尋找（天主）的人」。在茫萊撒他成了「尋找（天主）的人」，但因此更是「尋找（天主旨意）的人」。
我們根據依納爵的《自述小傳》，介紹他由誕生至茫萊撒的生命過程。《自述小傳》不是歷史文體，而是依納爵晚年以信仰經驗敍述生命中的片段，洋溢著感恩之情。本文自靈修學角度分析他由誕生至茫萊撒的生命。
一、前導：由誕生至邦布羅那戰傷（1491—1521）
依納爵生於何月何日，不詳，根據非常可靠的推測，是在一四九一年。他是家中老么，前面有十二個兄姊。洗名依尼高，一五三七年他在一些辣丁信後簽名依納爵，據說是對教父時代殉道主教安第約基聖依納爵的敬仰。
他身高一六Ｏ公分，性格方面，他意志堅韌，想像豐富。由於出身貴族，受的是宮廷教育，不外詩樂舞蹈，進出的禮尚。出人頭地的騎士，博得俗世喝彩該是他尋找的對象。二十六歲後投身軍旅，於是一五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，在邦布羅那一戰中雙腿受創。這是一場小仗，只是由於依納爵力排衆議，鼓勵同僚抗戰到底，而引起後人常有依納爵——偉大軍人的印象。其實，此戰只是顯出依納爵的頑強，以及尋找出人頭地的特質。一五二一年六月，他已在勞耀拉家中治療。
二、形式的歸依（1521年6月10日—15日——1522年3月10—15日）
所謂歸依是指勞耀拉治療與休養期間，依納爵的變化，自「尋找（世界）的人」，轉為「尋找（天主）的人」。歸依確是天主的恩典，但仍具個人的特性。至於稱為形式的歸依，那是表示歸依者的信仰生活限於「文字」，尚未進入「精神」堂奧。形式歸依者的天主經驗受限於出自傳統的圖像，或來自自己想像的內涵。因此他的信仰生活偏向於外在的禮俗與習慣，或自己選擇的方式。我們認為依納爵在勞耀拉的歸依尚未內在化，深入天主聖神的感動。
形式歸依的依納爵曾經在養病時期閱讀《基督行實》和《聖人傳奇》，也在床榻上進入幻想之鄉，他在世界與天主之間搖擺與尋找（自傳6、7）。甚至他心靈上也有不同的感受（8）。不過，他歸依的天主仍似自己時代中的君王，只是提升到信仰的領域。因此他決意成為信仰領域中的一位出色的騎士，效法聖人，凡是《聖人傳奇》中的慷慨行動，他照樣全做不缺（9）。
他決意去耶路撒冷朝聖，這是時代中基督信徒的非凡之行。此後怎樣呢？他要成為一名苦修士，「……埋名隱姓，為使人不加重視，除了青草以外不吃別的東西……」（12）這是相當戲劇化的傳統苦修。古代荒野中的隱修者為了實行聖詠七二篇中的話：「原來是我愚昧毫無理性，在你面前竟然好像畜性。」便是終身以野草為生。
依納爵一生敬愛聖母，值得提出的是，他口述在此時期某夜，「清晰地看見了聖母和聖嬰的像」（10）。這是可靠的顯現嗎？不必去揣測；無論如何，「致使他對過去的整個生活—特別是肉慾的事—如此厭惡，好像由他的靈魂將以前所有的一切印象全剔除淨盡了。從那時起，直到現在一五五五年八月，也就是寫這些事時，他對肉慾的事從未有過絲毫的同意……」（10，參閱附註）
三、自勞耀拉去茫萊撒之行（經蒙賽辣）（1522年3月10日—15——3月25日）
依納爵的形式歸依相當明顯，家人也有所覺，只是不知他葫蘆裡賣什麽藥。現在他辭別他們去蒙賽辣。在《自述小傳》中有一段話，描述他當時的靈魂境界，大概也能說明我們所謂的形式歸依。
「在路上他想起了一些事，最好述說一番，好使人們明白天主怎樣對待這個尚是盲目的靈魂。雖然他一心願意事奉天主，無論在那裡，只要曉得他的聖意，必要竭力奉行。所以他決心作大補贖，已不只是為賠補自己的罪過，而是為取悅天主。他對往日的罪過非常悔恨，也極願為愛天主作些大事，並不重視他的罪已蒙實恕，他在作補贖時已不思想這些。
當他決心作聖人們所作過的補贖時，不只是想作同樣的補贖，且願作更大的。他就是在這些思想中獲得了極大的神慰，心中毫無罣礙，也不曉得什麽叫謙遜，什麽叫愛德，什麽叫忍耐，連節制的機智和這些德行的分寸也不曉得，目的只是作這些外表的大工程，因為聖人們為光榮天主這樣作了，對一些其他更特殊的情形毫無掛慮。」（14）
這段話值得綜合出下列三點，代表形式的歸依。第一，他歸依的天主是一位大君王。作為祂的騎士，必須徹底效忠，唯命是從。這時依納爵尚無悟出分辨與尋找天主的旨意。第二，依納爵取悅天主的行為是傳統的模式，即做大補贖：苦修。而且願作比聖人們更大的補贖，這與他出人頭地的性格非常配合。第三，他自認尚無一些內在的德行，光榮天主為他便是作外表的大工程，這不是形式的歸依者嗎？
現在我們自這段時間，提供一些具體事件，它們雖然反映傳統的熱誠，但依舊不脫形式化。比如對於聖母瑪利亞的敬禮，一路上時有所顯。他在Arancuz的聖母像前守夜（小傳13）；另有史料敍述那時他向聖母矢發貞潔願。後來，他的同伴藍納斯神父便說此舉出於他的熱誠，但並不合乎信理。他揮金修飾隱修院的聖母像。為了保衛有關聖母終生童貞信仰，其至準備匕殺一名回教徒。這種種可說尚屬信仰的「外表工程」而已。其至三月二十四日在蒙賽辣聖母像前的守夜、作騎士式的效忠奉獻（18），也不出此窠臼。聖母瑪利亞為他是誰，只是一個在信仰中提升的貴婦。如果與他《靈修日記》中的聖母經驗比較，立刻顯出二者的差別（參閱靈修日記15、16）。
另一方面，他旣一心效法聖人苦修，也在這時，「他到了蒙賽辣前的一個大鎭，他願買件上耶路撒冷去時決心要穿的衣服。他買了些作布袋裝用的布料，是一摸澀手的粗糙布料。他用它作了一件寬大長至腳面的衣裳，又買了一支朝聖的手杖和一個小型軍用水壼……」（16）。
在蒙賽辣有件事與後文有關，在此必須提出。他「同一位聽告司鐸商量之後，便以書寫的方式辦了總告解，這告解延長了三天之久。」（17）我們實在可問：這暗示什麽？真含聖事的意義嗎？
四、精神的歸依：茫萊撒  （1522年3月25日—1523年2月18日）
去茫萊撒逗留如此之久，原非依納爵的計劃，事實上，卻成了他靈修生命中的重要階段，我們稱之為「精神的歸依」。所謂精神的歸依，即是內在化的過程，從此信仰生活在聖神的經驗內，尋找的是天主自己、天主的旨意。我們分為四節敍述。
1.精神歸依之前：黑暗
依納爵以一個苦修士的身分來到茫萊撒，「不吃肉不喝酒」、「頭髮不梳不剪」、「指甲不削」。日日補贖克苦，誦經祈禱，參與彌撒，神樂洋洋也間或神枯。但逐漸投入三個誘惑。
第一個誘惑我們稱之為「存在性的誘惑」。為什麽，以及如何超越，留在下文再說。誘惑是這樣的：「每每整日向空中注視著，因為離他不遠有一種形態，給他好大的安慰，實在太美了。他也說不上來那是什麽形狀，好像有些像蛇的樣子，具有各種像似眼睛而發亮的東西，卻又不是眼睛。他由這種景象汲取了很大的快樂和安慰，而且愈看安慰愈大。及至消失了，他便覺憂悶不樂。」（19）
第二個誘惑，我們稱之為「感性的黑暗」。形式歸依的依納爵神樂洋洋（20、21），但「來了一種折磨他的頑強思想，給他表現了生活的困難，好像有人在他心中向他說：『在你當生活七十年的歲月中，你怎能支持得了這樣的生活呢！』」（20）
這是苦修士在持久上的困難。苦修士捨棄一切感官的快樂，若無神樂，生活即將投入黑暗。依納爵應當有此經驗，否則對七十年苦修生活何懼之有？所以我們稱第二個誘惑為感性的黑暗。但他超越此誘的方式也很有意義。「他深覺這種暗示來自仇敵魔鬼，心中以強力答覆說：『哎！真可憐！你能應許我一小時生命嗎？』他就這樣戰勝了誘惑，心地平靜了。」（20）雖然如此，我們認為這種超越感性之誘的方式，似乎建立在理性之上，尚未深入十字架的奧蹟。
第三個誘惑，俗稱心窄病或多疑症，我們稱之為「心靈的黑暗」。我們記得依納爵曾以書寫方式，三天之久，舉行告解聖事，現在卻「仍好像某些事沒有說明，這使他很困擾。」（22）於是一方面多疑，另一方面告明又告明，寫了又寫，不想又得想，甚至神師命令他不要再告任何以前的罪（23），也無法不再懷疑。
心窄病或多疑症自靈修及現代心理學多有解釋。無論如何，我們視依納爵的第三個誘惑是心靈的黑暗，亦即對於天主的寬恕與自己的蒙恩，黑暗一片，一無可持的憑證。這造成心靈黑暗的痛苦。他自己描述說：「主啊！請你救助我，因為我由人或任何受造物得不到救葯哇。倘若我曉得能找得到，什麽為我也不算太困難。主，求你指示我在哪裡能找得到，即使我當追隨一隻小狗，為使牠給我救葯，我也要作。」（23）
這樣的心靈黑暗中，依納爵似乎迫進死角，被誘自殺（24）。「但一想自殺是罪過，便又喊著說：『主啊，我決不肯作絲毫冒犯你的事。』他屢次重複像前面的這類話。」（24）這可說是心靈黑暗中的信仰。一無任何可持之證，跳入黑暗中的天主，肯定祂的要求。
此後他一連七天不吃東西，直到聽告司鐸命令停止那天。
2.精神歸依的刹那：逾越奧蹟三天
依納爵回憶時，是否會視此轉變為三天逾越奧蹟，我們不敢肯定。無論如何，《自述小傳》中有這樣一段：

「那天和第二天感覺被解除了心窄。但第三天（星期二）祈禱時開始追憶自己的罪過，一事牽一事，又由記起已往的一條罪過而聯想到另一條，好像認為必須再告一次。
這樣反省之後，感覺對生活厭倦了，忽萌了卻此生的強烈誘惑，但慶幸吾主驚醒了他這個迷夢。賴天主早先給他的教訓，對各種神類已經有了體驗，他開始察考這種『神』用什麽方法進入他心中。他於是心志極清醒地下定決心，決不再告過去的任何事情。從那天起，遂擺脫了他的心窄病，深信是吾主的仁慈願意給他解除的。」（25）
根據這段自述，依納爵的心靈在三天過程中，一方面墮入黑暗與死亡邊緣，另一方面卻似乎「突然」有所悟，決心跳出深淵。但他深信此是來自天主。所以我們以逾越奧蹟三天來註解此一過程。
心靈黑暗應當持續兩三個月，一日之間卻豁然開朗，確是天主恩寵，雖然同時在他神辨之間。
3.精神歸依之後：神秘境界
經過感性的黑暗，尤其心靈的黑暗，依納爵與天主之間的來往進入新的階段，他以學童與老師來比擬。他說：「在這段時期天主對他，就如學校的老師對待他的一個學童一樣。這是因為他的粗暴和未受教育陶冶的氣質，或是因為當時沒有教育他的人，或是因為天主賦給他事奉祂的堅強意志，他明確地判斷並常想天主是這樣對待他。何況，倘他對此稍有懷疑，便想是冒犯天主的尊威。」（27）
老師與學童能够令人誤解，其實這種關係非常密切深入，若用聖奧斯定所說的「內心真理」之光照，更易把握依納爵得自天主的恩典。他自己由以下五點來肯定天主怎樣對待他。
第一點：對天主聖三的神秘經驗：「……看見了天主聖三像琴鍵的形狀，一時淚流如注，甚至嚎啕大哭，好像神不守舍了。」（28）
第二點：對天主創造世界情況的神秘經驗：「……發出光芒的一片白的東西，天主從其中發出光明。」（29）
第三點：對基督在至聖聖事內降到人間的神祕經驗：「他以靈性眼光看見白色光芒由天而降……」（29）
第四點：對基督人性與聖母的神秘經驗：「雪白的身體，四肢看不分明。」（29）
第五點：在卡陶納河在左所得的神秘知識，使他綜合與徹悟救恩真理（30）
對於以上五點，我們可以綜合地說，依納爵經過黑暗的淨化，蒙受神祕經驗的恩竉。直接地、突然地、確切無疑地，天主自己、絕對的救恩真理與他的心靈相遇。他因此愉悅萬分，無言可喻，於是滔滔不絕說個不停，並且尚嫌不足。至於前四點中能說的形像，這非神秘經驗本身，而是其對人感官產生的餘波。神秘經驗對人的重要後果，便是歸依於天的嶄新生活。對此，《自述小傳》也有所指。
依納爵從此以後放棄苦修模式（29），自能分辨神類（26、27）。恐怕為他未來相當決定性的是投身助人為善：「他對來找他的一些熱心女士，在神修的事上幫助她們。」（26）「還在茫萊撒時—在那裡住了差不多一年—在他的神樂開始，及他看出了他在同他來往的人們的心靈上所收的效果之後，他放棄了他以前所做的一些嚴厲苦功，他修剪了指甲和頭髮。」（29）
4.茫萊撒經驗的總結：
經過幾乎一年之久的逗留，依納爵產生了決定性的轉變，從此，他自覺前後如出二人，他自認卡陶納河旁的經驗，「給他在明悟中留下了一道光明，好像使他變成了另外一個人，有了比他以前所有的另外一種精神，而且維持了很久。他於是跪在附近的一座十字架前，感謝天主的恩惠。」（31）
我們還記得前面所述，在茫萊撒之初，依納爵有的第一個誘惑、雖然《自述小傳》中沒有稱之為誘惑，而說是神見，但無論如何是出諸魔鬼。所以我們指它為第一個誘惑，而且是存在性的誘惑，這個神見想不到在依納爵精神歸依之後仍然出現，不過他結果予以粉碎。他說：「當時他又有了這個神見，也是他多次有過的，但總是不明白，就是他上面所說的這事好像很美，且有好些眼睛。但他當時在十字架前看得很清，那種顏色不像慣常有的那樣美。他同意志一致很清晰地認出了那是魔鬼。以後這事多次而且為時很久顯示給他，但他表示輕視，且以他手中常持的手杖將它驅逐出去。」（31）
這條滿身發亮像似蛇的美麗東西，曾經迷住依納爵，使他終日凝視，樂而不倦。現在他視為魔鬼而把它驅逐。我們認為，它或便是依納爵曾經塑造的自我肖像的象徵：一個浩大工程的苦修聖人。茫萊撒之始，他為之陶醉；現在在神的經驗中，他將它粉碎。此後，他尋找的不再是自己的意願，而是天主的意願。這個轉變是基本的、徹底的、存在性的。他將繼續不斷是「尋找天主（旨意）的人」。
此後，依納爵在茫萊撒雖然仍繼續住些日子，也生了一場病等等，但為我們的介紹已不太重要了。
結
論
依納爵在教會歷史、教會靈修學歷史中，具有相當的重要性。因此他的際遇，尤其是心靈的際遇，應當是在天主的特殊照顧之下，所以他也蒙受卓越的恩典。不過他歸依的模式也能對我們有所啟示，雖然其過程之短，絕非一般信徒所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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